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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astern Han tombs consist of two parts: the mausoleum（“ling”）and the park（“yuan”）.
Within the boundary of mausoleum, there are stone halls, bell towers, and screen walls. Outside, there are
sleeping halls, convenience halls, park temples, official residences, and enclosed courtyard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Eastern Han mausoleum sites generally reveal five groups of main architectural ruin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comparing the features of these sites, the east side of the burial mound
should contain the stone halls and bell towers, while the south side of the mound is where the tomb screen
walls are located. To the northeast of the stone hall are the sleeping and convenience halls, with the enclosed
courtyard to the north of these halls.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park temple official residences is currently
uncertain. The sites of the stone hall, sleeping hall, and convenience hall are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three
groups of frontal palace complexes within the imperial city. The enclosed courtyard served as the residence
for the mausoleum&apos;s guardians.
Keywords：Eastern Han Imperial Mausoleum, layout, tomb architecture, nomenclature

摘要：东汉陵墓由陵和园二部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行马之内有石殿、钟虡和罘罳。行

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掖庭。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园遗址一般有5组主要建筑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对照遗

址的特征，封土东侧当是石殿、钟虡，封土南侧是墓屛罘罳。石殿的东北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是掖

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石殿、寝殿、便殿三处殿堂遗址，略同于宫城内的三组前殿建筑群。掖庭是守陵宫

人的居地。

关键词：东汉帝陵；格局；陵墓建筑；释名

东汉帝陵格局与陵墓建筑释名

东汉帝陵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演进的一个重

要环节，它继承了秦、西汉的陵墓传统，同时受

到了中原地区周文化和东周王陵的深刻影响，摒

弃秦、西汉的“独立陵园制”，采用洛阳、南阳

地区盛行的“聚族而葬”的布局形式和砖石结构

的合葬葬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至此为之一变，

成就一支崭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由不同统治族

群使用的陵墓文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古代陵

墓制度的走向，对后世陵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东汉帝陵的研究近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

东汉帝陵的布局结构、陵墓遗址性质认定的研究

是其中一个焦点。引发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对历史

文献构筑的空间环境的深度、广度认知的不同，

由此带来的对古人的陵墓建造理念理解的不同，

同时对于考古遗址特征的把握也不尽相同。深感

有必要以当时的陵墓称谓、陵墓观念为起点，详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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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深入地梳理和考证历史文献，同时注重历史环

境对陵墓施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新的

意见，祈望方家予以批评和指正。

一 两汉帝陵的整体结构

《水经注·渭水注》 记载：“秦名天子冢为

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1］将天子冢墓比拟成

山陵始自秦汉。“陵”是天子冢，“陵”字前面加

谥号、陵号则是单个陵墓的整体统称。当时还常

俗称为“陵上”，如《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

上柏》。陵墓所在的区间一般称为“园”，园内称

“园中”。《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迁吕太后

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李贤注：“园谓茔域也，

于中置寝”［2］。《汉书·外戚传》记载：“至成帝

崩，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秦、两汉

兆域之内、陵墓近旁建有陵寝建筑，故此“园”

往往借以指代帝王陵寝。天子冢的“陵”与陵寝

建筑所在的“园”合在一起称“园陵”或“陵

园”。“园陵”“陵园”是两汉帝陵最广泛的整体

统称。《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赤眉焚西京

宫室，发掘园陵。”李贤注：“园谓茔域，陵谓山

坟。”古人的观念帝陵由二部分组成，一个是

“陵”，一个是“园”。园是大概念，陵在园中，

且单讲园时不含陵，讲单陵时不含园。今人概念

“园陵”讲陵，“陵园”讲园，古今有别。

西汉称“园陵”。例如《史记·叔孙通传》记

载：“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

习”；《汉书·鲍光传》记载：“丞相孔光以四时行

园陵。”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前期称关中地区的

西汉帝陵和南阳章陵系统的陵墓亦为“园陵”，

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五年七月，“幸

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后汉书·西

羌传》记载：“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李贤

注：“园陵谓长安诸陵园也。”［3］东汉自称“陵

园”，而不称“园陵”。例如《后汉书·明德皇后

纪》记载：“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惭见

陵园，遂不行。”泾渭分明，互不混淆。或许是

史籍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社会政治和习俗的原

因，不能尽知。

冢墓之上营构建筑的传统开始很早，商周时

期已有。早期建筑的性质目前尚难臻定。而秦、

两汉陵上的建筑主体是“寝”，周制称寝，汉制

称殿。“寝”是一种宫殿建筑形式的称谓，有宫

寝、庙寝，建于陵墓的近旁则称陵寝、园寝。

陵侧建“寝”始于秦始皇。东汉蔡邕《独断》

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

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

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4］《后汉书·祭祀

志》 记载：“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

改，故陵上称寝殿。”［5］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的情况看，秦、西汉的“寝”的规模庞大且结构

复杂，有一个空间的范畴，外围往往建有垣墙，

文献称之为“寝园”。西汉惠帝之后陵上设陵

庙，称为“园庙”，即陵上之寝庙。另外当时的

文献尚有类似“庙寝园、园寝庙、寝庙园”之类

的合称。加之陵上的掖庭、诸官寺、各类附属设

施等，固定地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外围又构筑模

仿都城制度的多重陵园垣墙，陵墓方向朝东，而

陵墓建筑朝南，兆域广阔构筑庞杂。东汉的陵寝

则较为简单，《后汉书·光武帝纪》：“初作寿

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

用’。”东汉只有“寝殿”，而无“寝园”之称

谓，加之便殿、掖庭、园寺、各类附属设施，集

成在陵墓的东北方，陵墓和陵墓建筑均朝南。没

有多重陵园垣墙，不仅仅是一种简约的做法，还

代表陵墓发展的阶段性和考古学陵墓文化的区域

差异。

二 东汉帝陵的主体

东汉帝陵的陵墓格局，司马彪《续汉书》中

刘昭注引的《古今注》无疑是一个框架性的文

献。东汉伏侯的《古今注》记载了东汉质帝静陵

以上东汉诸陵封土的规制丈尺、陵园的结构、兆

域的占地顷亩。其最有价值部分是描述了东汉帝

陵的布局结构和主要建筑的名称、位置。即便如

此，《古今注》可能的疏漏和错误也是明显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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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光武帝原陵、汉安帝恭陵的记述［6］。仅仅

依靠《古今注》一部史籍来认识东汉的帝陵，必

然会有所偏差。除了《古今注》之外，范晔的

《后汉书》、《续汉书》的八志、《后汉书》李贤引

注《续汉书》都是具有同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

《古今注》为纲，相互参证贯通起来才更为合理。

根据《古今注》的记载，东汉帝陵有二种类

型：一种成年皇帝的陵墓，如明帝显节陵、章帝

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一种未

成年皇帝的陵墓，如殇帝康陵、冲帝怀陵、质帝

静陵。多数帝陵的陵墓建筑是南北排列的，只有

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是东西排列的，因此可以看

成是上述二个类型的亚型。《古今注》 这样记

载东汉帝陵的最主要形式：“无周垣，为行马，

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

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7］《古今注》的文意讲

了二个空间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行马之内的

“陵”，一个是行马之外东侧的“园”（陵墓建

筑）。这一点和我们对两汉陵墓称谓的分析是一

致的。有学者仿照西汉帝陵将其表述为内、外陵

园，或者陵园和寝园二部分。有合理性，但是这

是现代人的语境，与古人的观念有差距。

陵，行马、司马门、石殿、钟虡和罘罳。

“陵”的四面为行马（或周垣），四出司马门，行

马内有石殿和钟虡。虽然《古今注》没有明言行

马之内的墓冢，但这个范围显然是围绕着陵墓而

设置的。有文献称其“方城”，《续汉书·礼仪

志》注引“《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

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8］。

地面之下何以开四门，所以地面之下是“方

中”，而地面之上则为“方城”。这是两汉陵墓的

最核心部分，是帝陵的瘗埋部分。“方城”平面

形式两汉大体略同，整体为正方形，边长大约汉

一里。兆域设施两汉的做法略不同。西汉多采用

垣墙，而东汉则采用行马。陵冢居中，四面建有

阙门，冢台之下是帝陵地宫的位置。

东汉帝陵的冢台是圆形的，直径 130~150
米，即周长“方山三百步”到“三百二十步”。

地宫是砖石结构的单墓道的明券甲字形墓，盛行

同穴合葬。邙山的东汉帝陵遗址多数没有经过发

掘，只有朱仓陵园遗址经过发掘。我们根据勘探

资料提供的环绕陵墓的暗渠遗迹复原了行马的范

围。洛南东汉陵区的偃师白草坡陵园遗址发现了

可能是行马的遗迹，可以进行类比。同时白草坡

陵园遗址还发现了北阙门的夯土墩台、东门遗

址，证明四面是有门的，和文献相符。孟津朱仓

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发现了围绕陵墓的一圈夯土基

槽，可能是东汉陵城垣墙的孤例。西汉方城之内

无建筑，东汉增加了石殿和钟虡，是上陵礼和亲

陵的地方。帝陵封土的东侧一般都会有一处夯土

台基，朱仓遗址的这处夯土台基经过了发掘，是

北侧带回廊的殿堂遗址［9］，此即石殿遗址。石殿

夯土筑造，附近一般多有石质建筑材料发现，应

是石砌筑的台基。白草坡遗址在石殿的东南还发

现了可能属于钟虡的遗址。石殿附近钟虡的出

现，无疑表明石殿是一处举行大型礼仪活动的殿

堂。文献记载洛阳城内北宫德阳前殿“陛高二

丈，皆文石作坛”，明帝时建造。旁边置钟，即

“德阳殿西钟”，是宫中举行正旦朝会的地方。石

殿构筑形式和用途与此有关联，此认识是确定该

建筑性质的一个关键所在。（图一）

帝陵封土的南侧、墓道的前端发现有一处网

柱结构的遗址，《古今注》 无记。一般一行 16
个，共 9排柱洞。柱网之下没有夯土基座，北侧

有“凹”字形的夯土墙基，夯土墙的中部有缺

口。类似的遗址在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前面也有发

现，东汉帝陵附葬墓也有发现。这是什么性质的

建筑，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过去我们认为这是

一处临时性建筑遗址，墓冢建成之后，即行拆

除。现在看有可能是墓屏遗址，即冢前的“罘

罳”遗址。罘罳，又称浮思，是一种树屏。两汉

使用、构筑的方法也不一样，西汉常用在阙、垣

隅，也有用在陵园园门。《盐铁论·散不足》篇记

载：“中者祠堂屏閤，垣阙罘罳。”［10］《汉书·王莽

传》记载：“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11］东

汉有用在殿堂前面，《后汉书·灵帝纪》 记载：

“南宫内殿罘罳自坏。”［12］倘若东汉用在陵冢前是

一个新现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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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汉帝陵的陵寝建筑

园，寝殿、便殿、园省。陵墓建筑在“陵”

的东面，是陵墓日常祭祀、供奉、管理、守陵宫

人居住的部分。《古今注》记述这部分在行马之

外，主体是寝殿园省，又有园寺吏舍在寝殿的北

面（宪陵、怀陵在东面）。《古今注》无记便殿和

守陵宫人居住的后庭（掖庭）。寝殿、便殿、园

省是陵寝建筑。园寺吏舍、掖庭是奉陵建筑。

寝殿是陵上最重要的殿堂。《续汉书》礼仪

志记载：“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

前。钟鸣，谒者治礼引

客 ， 群 臣 就 位 如

仪。……最后亲陵，遣

计吏，赐之带佩。八月

饮 酎 ， 上 陵 ， 礼 亦 如

之。”［13］这是上陵礼的整

个过程。《续汉书》祭祀

志又记载：“秦始出寝，

起 于 墓 侧 ， 汉 因 而 弗

改，故陵上称寝殿，起

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

寝之意也。”［14］《礼仪

志》和《祭祀志》都提

到了寝殿，二个寝殿名

称 相 同 但 功 用 却 大 不

同。一个是举行重要的

礼仪活动，一个是陈设

帝王生前象生人之具。

最要紧的是一处有钟靠

近 陵 墓 ， 一 处 则 在 园

中，它们显然是二个不

同的殿堂。对应《古今

注》的记载当指行马内

的附带钟虡的石殿和行

马外园寝内的正殿寝殿。

除了寝殿之外，还有

便殿。便殿是寝侧的别

殿，位置跟寝殿平齐。《后汉书》帝纪第三李贤注

引“《续汉书》曰：园中有寝，有便殿。寝者，陵

上正殿。便殿，寝侧之别殿，即更衣也”［15］。

（《东观汉记》 卷五郊祀志注引略同）《续汉

书》志第六礼仪下大丧记载：“司徒至便殿，并

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

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

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16］即

是大丧提到了便殿，便殿必在陵上。便殿是一个

重要的真实存在，其作用是存储遗物和便宜歇息

的地方，东汉文献习称为“更衣”。另外，便殿

还是重要的祭祀场所，汉代的陵祭“时祭于便

图一 孟津大汉冢东汉陵园遗址调查勘探图

图二 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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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若无便殿，何以四时祭祀？从位置上讲，

东汉陵园遗址的石殿东侧行马之外，有二组相互

并列的殿堂遗址即是寝殿和便殿。依据考古发现

的情况看，朱仓东汉陵园遗址是二组夯土台基组

成的殿堂院落遗址，其余的陵园遗址则为两组，

一组前面是夯土基址、后面是回廊结构的遗址，

一组是纯夯土墙与回廊组成的殿堂遗址。（图

二，图三）

《古今注》提到“园省”。汉代的宫城按照宫

中、殿中、省中、禁中四级宿卫体系进行管理，

最核心的部分是禁省。宫中殿中省中禁中是一种

人为的对空间环境进行分割的命名。省，本禁

中。省、禁略有区别，省中是宫城内帝王的居住

地，同时也是处理政务、会见大臣的地方。而禁

中在省内，是皇帝起居的寝宫。洛阳宫城内南北

宫各有三座前殿 （路寝） 建筑群，即为“省”。

依据文献它们是南宫的云台殿（南宫前殿）、嘉

德前殿、玉堂前殿，北宫的德阳前殿、崇德前

殿、章德前殿为主体的由前后殿组成的院落建

筑。其中德阳前殿、玉堂前殿、云台殿殿前有

钟。建筑群的前端称“前殿”，是汉代宫殿建筑

最重要的正殿，是皇帝即位、太后临朝、立皇

后、朝会、大丧、召见大臣等重大礼仪活动的地

方，“周曰路寝，汉曰

正殿”。两汉的禁省只

允许特定的朝臣即中

朝官，或者特定的宦

官进入，例如，加侍

中 衔 的 外 官 、 中 常

侍、中黄门、小黄门

等。园省的存在，说

明陵上建省。《续汉

书·百官志》 引 《汉

官》 记载东汉每陵有

“中黄门八人，从官二

人。”［17］中黄门，皇帝

近侍服务于禁中的阉

人。派驻阉人进驻陵

园，是和陵园建省相

配套的，侧面印证了陵上省的存在。石殿、寝

殿、便殿三处殿堂遗址，和洛阳城宫城内的南北

宫的三处前殿（路寝）建筑群相呼应，是在刻意

模仿帝王生前的生活环境。《三辅黄图校证》记

载：“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

于寝侧，以象休息闲宴之处也。”［18］颜师古《汉

书》注与此略同，虽然二者讲的是西汉高陵的情

形，但是陵墓仿生的思想两汉是相通的，只是形

式上有所差别。《古今注》所谓的“寝殿园省”，

当解为一种合称，类似《汉书》中的“前殿路

寝”，意为前殿即路寝，路寝即前殿。是一个特

指，强调此地有省。园省是一个空间的称谓，不

是某处建筑的名字。文献所及是陵上以寝殿为代

表的院落建筑。

既是在模仿宫中的前殿建筑群，寝殿、石

殿、便殿当与宫城内的三个前殿建筑群在制度上

有相同的地方，即均为前、后殿组成的院落。孟

津朱仓陵园遗址的三座殿堂遗址印证了这一点。

只是在制度、规模上可能有所增减。洛阳宫城内

的三组前殿建筑群布局上分前后，又分东西。所

以文献称为“东省”“西省”“前后省”。目前考

古发现陵上的三座主要殿堂布局也是错落的，即

一组石殿靠南，在西侧；一组寝殿、便殿靠北，

0 50m
图三 朱仓M722、M707调查勘探遗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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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侧。这和宫中三座主要殿堂建筑布局也是契

合的。东汉陵寝建筑的布局结构对于我们认识汉

魏洛阳城中东汉宫城的主要建筑的形制、布局有

着重大的启示作用。《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

“公薨于路寝”，东汉何休注：“天子诸侯皆有三

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19］今文

经学家何休所谓天子、诸侯三寝符合东汉时期的

实际情况。《周礼·天官·宫人》“王之六寝”，东

汉通儒郑玄的注可能和东汉的情形有所出入。今

文经学派是东汉儒学的官方正统，按照今文经学

派的思想来构筑宫殿、陵墓乃情理之中。“天子

诸侯三寝”应是当时的主流，洛阳白马寺东汉墓

园、孟津朱仓李密冢东汉墓园为诸侯王或者列侯

级别的墓园，其墓园建筑均为三组庭院建筑，就

是例证［20］。

四 陵园内的奉陵建筑

园寺吏舍、掖庭。《古今注》记述了陵园官

吏办公和住宿的园寺吏舍。东汉陵园职官较为简

单，主要是太常所属的园令、园丞、校长、食官

令（食监）、监丞各一人，还有中黄门八人，从

官二人。官秩在六百石到三百石，加上附属人

员，总体人数并不会太多。以洛阳宫中建造官署

的习惯，这些官吏办公的地方应该在主要殿堂的

附近，即文献所谓“结庐”“周庐”。《古今注》

记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的“园寺吏舍在殿东”，

其余均在寝殿北。园寺吏舍不会占据太大的地

方，不会单独形成比较大的独立空间，而建筑规

模和级别应为最低的。目前除了已经发掘的朱仓陵

园遗址有点线索之外［21］，其他陵墓的这个区间很

难鉴别。

东汉陵园内人数最多的人群是守陵宫人。宫

人奉陵制度起于西汉，两汉时期宫人奉陵现象极

为普遍，最早可以上溯到高帝时期。《汉书》注

引《黄图》记载：“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

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

中。”［22］“掖庭”是后宫嫔妃的居所。既是陵上设

掖庭，则必有宫人奉陵。西汉昭、宣、元帝时期

宫人守陵达到极盛。《汉书·贡禹传》记载：“武

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

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及诸陵园女亡

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

也。”［23］ 可见园中守陵宫人的人数是非常庞大

的。西汉后宫嫔妃十四等，除皇后之外无子妃嫔

以及侍奉帝王、妃嫔的宫女均在守陵之列。《汉

书·外戚传》记载：“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

薨，因葬园中。”［24］《汉武故事》：“常所御，葬

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幸之

如平生，而旁人弗见也。光闻之，更出宫人，增

为五百，因是随绝”。

守陵制度在东汉时期得以延续，《后汉书·皇

后纪》记载：“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今当

以旧典分归外园”［25］。东汉的后宫等级，皇后以

下只有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四级，但是并不

意味着守陵宫人数的简略。《后汉书·皇后纪》记

载，和熹邓皇后“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

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

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

百人”［26］。当邓皇后时东汉王朝只有光武明章和

四座帝陵，却一次遣散守陵宫人五六百人，可见

原有数目之大。东汉陵园内专门设置有“诸园贵

人”，李贤注：“为宫人无子而守陵园者也”［27］。

园贵人是守陵宫人中最高级别的宫人，统辖陵上

宫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守陵宫人只此一人，嫔妃辞

世更迭，而陵园常设贵人不绝。

守陵嫔妃、宫人数目庞大，又是一个特殊的

群体，陵园内势必设置相应的建筑进行安置，这

恰恰是《古今注》所忽略的。东汉陵园寝殿、便

殿的北部有一组大型院落建筑遗址，应称为掖庭

（后庭）。以大汉冢勘探情况看，这组建筑四面双

层垣墙环绕，只有南侧正面一处开门。西北有类

似角楼的建筑，显然是为了加强防卫戒备，禁止

无关人员进入。整个建筑又分成东西两部分，每

部各分割成 4排，每排 7组，共计 56组合院建

筑，每组合院建筑规模略有差别。外围有水系环

绕，东南部外围加筑 3组房屋，也应是管理防卫

的设施［28］。以白草坡的发掘情况看，每一组房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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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有正房、天井、左右

廊，有水井、仓窖等完善的设施［29］，是明确无误

的高端生活区。近期洛阳汉魏故城宫城遗址内发

掘发现的北魏时期的永巷遗址，其建筑结构与此

高度相似。陵上的掖庭（永巷）和石殿、寝殿、

便殿组合一起，组成类似宫城中“前朝后庭”的

格局。如果仅凭《古今注》所谓“园寺吏舍在

（寝）殿北”一词，就将这处院落遗址认定为园

寺吏舍，那么如何解释陵园掖庭和大量守陵宫人

真实存在的史实？且有悖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

试想以大汉冢为例，东西331.2米、南北150米的

近 5万平方米，56组合院建筑的遗址，超出寝

殿、便殿遗址面积的数倍，仅仅为了十几个园吏

及其附属人员居住、处理日常事务？既是园寺吏

舍，何堪使用角楼、双重垣墙，南面仅开一门，

建构层层合院？这种观点需要重新审视。

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

初步的认识。古人的观念东汉帝陵由陵和园二部

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

行马围绕陵冢，行马四面建有阙门。行马之内有

石殿、钟虡和罘罳，行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

寺吏舍、掖庭。石殿、寝殿、便殿是陵寝建筑，

园寺吏舍、掖庭是奉陵建筑。考古发现的东汉陵

园遗址一般都有 5组主要建筑遗址，我们根据文

献记载和遗址的特征找到它们的对应关系。封土

东侧的夯土基址当是石殿和钟虡，封土南侧网柱

遗址是墓屏罘罳。石殿的东北二组殿堂院落建筑

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院落建筑是掖

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其位置。石殿、寝

殿、便殿三处殿堂院落遗址，与宫城内的三组前

殿建筑群在布局和建筑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是

按照“天子诸侯三寝”的理念仿照生前居住环境

建造的。掖庭是守陵宫人的居地，略同于宫城内

的后庭。考古发掘还发现了行马和阙门的遗址，

调查勘探没有发现多重陵垣的迹象。这是目前能

够了解的东汉帝陵的整体格局和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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